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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遭厄运

　　同遭厄运那个星期天，在允
许我离校返家后，我和Ｅ带着儿
子先回到她的家中，我请岳母照
顾一下Ｅ和儿子，自己急忙赶回
东单去看已半个多月未见到的爸
妈。
　　这段时间我从报上看见全国
规模的“反击右派分子对党的猖
狂进攻”的大量报导，确实心惊
肉跳，我担心亲人们的命运。
　　特别是他们又向我和Ｅ追查
所谓“家中开黑会”问题，每读
到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右派们“策
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之
类的指斥，就更担心我们那种具
有自由、民主气氛的家庭聚会。
从父亲开始到我们兄妹平时追求
进步，关心政治，喜欢各舒已见
纵论天下事的“”坏习惯“”将
带给我们可怕后果！
　　更何况我十分了解父亲，作
为高级知识分子所受的西方民民
主义教育与对我们子女自小给予
的民主思想的薰陶，还有解放前
夕我带回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影响，再加上我们全家所崇尚的
士大夫对国家民族传统的爱国主
义历史感、责任感，使得我们在
各自的工作单位决不会对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和政治生活中的阴
暗东西去装聋作哑，更不会俯首
贴耳。
　　但这些在当时是太不合潮流
了，太危险了！我在回家路上，
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果然，一进家门就感到冷冷
清清，兄嫂弟妹都没回来，妈妈
急着问我情况如何，为什么那么
久不回来？我只好说我们学校集
中搞运动，都不许回家。
　　妈擦着眼泪告诉我： “你二
哥、二嫂都挨整了，你爸他们农
业部也给爸爸贴了大字报，老三，
这怎么得了呀！” 
　　“好多人都被贴了大字报，
那只是一种公开提意见方式，平
时难得听到下面的批评，来一点
民主是好事嘛！”爸在旁说。
　　“爸那儿，您放心！爸是党
外民主人士，又是邓小平同志吸
收参加政府工作和调来中央的，
我担任农业部油料处处长，很有
成绩，去年在部里评上先进工作
者，国庆节还上了天安门观礼，
可见领导上在政治上对爸是充分
肯定的，您完全不用担心！”
　　我竭力安慰妈，也是在安慰
我自己。

　　我对爸妈说我去买点菜回来，
便独自上了城墙。我心里难过极
了，我为二哥、二嫂也被打成右
派而非常痛苦、思绪万千！
　　我的二哥是一个正义感非常
强，事业心也非常强的优秀工程
技术人员，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我想起 1948 年党组织将我从
华北解放区调回四川从事敌后武
装斗争准备迎接解放，由于党的
重庆市委遭到破坏，回川后，我
失去组织联系，是他冒着危险留
我在他当助教的四川大学，并将
我介绍给中共川大地下党的。他
那时虽同情党的政治主张，但不
赞成党的阶级斗争路线。
　　他那时和父亲一起变卖了祖
父留下的田产，成立了一个“世
民服务社”（“为世界人民服务
合作社”）在成都郊区乡下建立“合
作小水轮机站”用来发电碾米，
实验他们的乡村建设路线，希望
以科技扶贫来减小农村贫富悬殊，
来缓解阶级矛盾、来解决中国革
命根本问题。
　　后来父亲和他都接受了我的
“批评”，停止了“世民社”的“第
三条路线活动”，转而坚决支持
共产党！
　　他们不仅把两个机动水碾子
都交给我们地下党做了交通站，
他们自己也参加了党的地下斗争。
　　父亲在解放前夕根据党的指
示在他当厂长的长寿秦安纱厂组
织了武装护厂队防止国民党军队
撤退时破坏工厂，而二哥则尽自
己力量支持我的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是出面请他的
同班同学王家佑，一位国军军长
的公子送 10 块钢洋给我购置一台
高效收音机的零件，又请他的同
窗好友苏德坚替我设计装配，我
正是用了那台收音机来收听延安
新华社广播，创办了川西地下党
的机关报《火炬报》。
　　他们在解放前夕的严重的白
色恐怖下能积极拥护党的斗争，
现在革命胜利了，他们倒会反起
党来，这可能么？
　　还有我的二嫂，一个温柔、
善良、聪明、勤奋的热爱科学、
追求真理的北京医学院研究生，
她去反党干什么？这些都是为什
么，为什么啊！？
　　我在那段城墙墙头上坐了好
久好久，直到夕阳完全消失了它
那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还很不放心曾跟我一起签
名向中央军委写申诉信的、和我
一起被俘归来的马兴旺营长、姜

瑞溥小兄弟。我得去看看他们。
　　马营长转业到北京石油化工
研究设计院做后勤工作，姜瑞溥
当了一年工人后于去年考上了北
京钢铁学院。
　　我在第二天分别去见他们时，
都先去看看院里墙上贴的许多大
字报，结果都痛心地发现了点名
批判他们的大字报。 
　　“啊！上帝，我们已经一起
被俘受苦，现在又一起当了 ‘老
右’，真是命中注定的难兄难
弟！”。
　　然而使我内心更加痛苦的是：
老马与小姜跟我一样在集中营都
是风云人物，是敌人眼中最顽固
的共党分子、左倾分子，怎么现
在都成了共产党眼中最顽固的反
党分子，右倾分子！？在这个世
界上还有什么真正的政治标准
么？我们自己究竟算是左还是右，
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谁来判定？
　　特别是当我在那些批判老马
的大字报中发现确实有一项可怕
的罪名：“组织叛徒反党集团，
阴谋向党中央为他们的叛国行为
翻案！”
　　我真后悔不该建议联名给中
央军委写信，不仅解决不了原来
的委屈，反而增加了新的冤情！
　　过了不久，又传来我的在炮
兵学校任教的大哥被内定为右派
分子，送往兴凯湖劳动的消息。　　
　　那时我又后悔不该在 1947 年
请他从四川到北京来、通过清华
大学地下党将他送往晋察冀解放
区去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是国民
党远征军的炮兵士官，后来为反
对打内战而开小差回家，一直要
找共产党！我帮他找到共产党，
现在却成了反党分子！
　　1958 年夏天，我的父亲在农
业部被打成“极右分子兼历史反
革命”逮捕入狱，母亲作为“反
革命家属”被赶出农业部宿舍，
迁往西便门城墙根下面临时建成
的专为反革命家属集中居住、类
似拘留营的简易平房里。
　　曾几何时，我们十分为之自
豪的“革命之家”，转眼间变成
了可耻的“右派之家”，而且四
分五裂，天各一方！
　　父亲被捕前是国家十一级干
部，我们兄妹本是“高干子弟”，
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子女”！

在劫难逃

　　1957 年下半年，我们北京九
中的九个“右派分子”暂时在学

张泽石：一家 5口都成了右派

”

校菜地劳动，等待处理。
　　我虽还教初三一个班的化
学课，但工作轻松多了，工资
也未动。学校菜地活也不多，
除了学生有时围着看热闹，自
觉成了动物园的猴子，有些蹩
扭外，感到当右派似乎也没什
么可怕！
　　因为已揪出的右派人数未
达到 10% 的比例，到寒假期间
再“补课”，再抓了两个达到
11 人。
　　1958 年 4 月 30 日学校召
开大会，宣布对我们 11 个右
派的判决处理：一个极右分子
开除公职押往劳改农场强制劳
动。两名二类右派保留公职，
取消工资，每月发放 18 元生
活费，送往农村监督劳动，其
余八名右派为第三至六类，分
别降级降薪，亦送往农村监督
劳动。
　　我的处理结论是：恶毒攻
击党，有反党思想纲领，并参
加叛徒翻案反党活动，接受批
判态度较好，作为二类右派处
理。
　　会上同时宣布那位被订为
一类极右分子的老教师立即由
公安人员押送劳改农场，其余
10 名右派立即收拾行李到西黄
村去，与本区其它学校的右派
分子一起集中编队，接受监督
劳动！
　　开完大会回到宿舍，我完
全傻了。我把自己扔在床上，
脑子开始翻江倒海： “这下
彻底完旦了！我干吗要活着
回国来？我干吗还要结婚生孩
子？现在我拿什么去养活儿
子？把担子全都压在Ｅ那纤瘦
的肩上？……” 
　　“Ｅ啦？Ｅ上哪儿啦？”
我一下惊坐起来！
　　我看表，是该给儿子进食
了，她是去托儿站了，我又无
力地倒在床上。 
　　“这究竟是怎么搞的？我
把自己的生死荣辱都交给了
党，现在反而成了反党分子！
我得找个地方讲理去啊！给毛
主席写信？向邓小平申诉？向
刘仁同志上书？到区委去喊
冤？再找一次老校长，他是了
解我的啊！” 
　　“不行，搞不好又说我要
翻案，态度恶劣，罪加一等，
成为极右！那可就更完了！”
　　“怎么办？我怎么苦都行，
Ｅ和儿子怎么办？……” 
　　“干脆带她俩去东北深山
老林里开荒种地，吃野菜、野
果吧！白毛女一个弱女子都没
饿死，不信我们就活不下来！” 
　　“可现在哪儿都有派出所，
哪儿都要查户口，深山老林也
有伐木队、护林队、勘探队……
万一被发现了就成了畏罪潜逃
犯了！”我看见桌上小镜框里
那张我和妻儿的合影像片，像
片上Ｅ和儿子都在笑着看我，
我的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
　　“Ｅ！结婚刚一年多，就
真得让你跟我吃糠咽菜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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